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

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

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

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

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

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

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

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

突论”的。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单干问

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

来说，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

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

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

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

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

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

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

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

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

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

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

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

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

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因为小资产阶

级有富裕阶层存在，闹单干的可能性就长期存在，这是

单干的社会基础。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

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7日下午 2点，毛泽东接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一批

拉丁美洲国家的朋友。

8日，毛泽东接见了厄瓜多尔前众议长阿劳霍。

8月 9日至 20日，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

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

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

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9日 11时至 14时，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各组

汇报情况。15时 30分至 18时继续中心小组会议。在这

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不少插话。

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

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

化的历史。毛泽东随时插话。他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

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

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

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

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

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

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

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

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

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

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

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

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今天单讲共产

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他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

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

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 1960年下半年以来，

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

人，一种是只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

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

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

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

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他尖锐地提出说，赫

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他强调说，这几年

的一些做法，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

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

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 1953年算

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

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

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

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

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这些都

属于认识上的错误，不是方向路线问题。毛泽东还指出，

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

毛泽东针对他 8月 6日的讲话说，我在大会只出了

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

顺理成章。

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

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

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大家都

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

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

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

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

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

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这怎么行？

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

光明，已经有两年了。我在周游“列国”时，在光明、黑暗

的问题上只是露了一点，提了个题目。这两年讲困难讲

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是要解决这个

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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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书安，男，1940年 11月出生于汝州市小屯镇李湾村，中共党员，曲胡琴师，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汝州曲剧）代表性传承人，汝州乡贤人物。

在戏曲领域里，有着“戏是大千世界，曲是半

壁江山”的说法。戏曲演员在舞台上是风光的，但

是风光的背后,离不开诸多“幕后英雄”的辛勤工

作。琴师，就是诸多的“幕后英雄”之一。

1月 9日下午，瑞雪初霁，天空湛蓝。市群艺

馆内，腊梅吐蕊，暗香浮动。在戏迷娱乐室里，记者

见到了如约而至的曲胡琴师杜书安。

这个一辈子痴迷曲胡艺术的 78岁老琴师，衣

着打扮朴素得甚至有些寒碜。采访过程中，似乎是

为了感谢记者的采访，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块硬糖让

记者吃。聆听他的艺术人生，再看看眼前这位和善、

家常得宛如邻家老伯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汝州曲剧）代表性传承人、汝州乡贤人物，

记者感慨：“幕后英雄”值得尊敬！

一、苦难童年立壮志，少年勤学始成才

杜书安从艺近 70年，留下了一串串

闪光的足迹，德艺双馨的品行，也成就了

一代曲胡大师的风范。在汝州曲剧团，他

是有名的老黄牛。剧团上山下乡演出，抬

箱、卸车、装舞台、苦活累活总有他。那时

下乡演出，条件差、生活苦，吃的是大锅

饭，睡的是场房屋、大地铺，铺上干草就算

是好住处了。有的演员透钻，下车卸行李

时，总占个好地方。啥好地方？无非是夏天

占个通风凉快处，冬天占个背风暖和处。

杜书安身为大弦，还兼着剧团业务团长，

应该占个好地方睡。可他却从来不争不

占，总是等别人都铺好了，随便找个地方，

摊开铺盖有个窝就行。

杜书安人品好，从不摆大弦架子。

不论是大主演、小配角，还是刚入团的

学徒演员，只要想靠弦练唱，他都是有

求必应。特别是对学徒演员，更是不厌

其烦，关爱有加。年轻学徒难免有点儿

掉板跑调现象，一般大乐师遇到这种情

况，不是不耐烦地停手不拉，就是恨铁

不成钢地嚷个不停。杜书安不是这样，

他不但尽心拉，而且耐心教，一字一句

哼唱，一板一眼细扣，直到学会过关为

止。由于他人缘好，才艺高，演员们都喜

欢和他合作，以至于有些成了名的主

演，上场前一看不是杜书安坐大弦，就

找团长“拿大堂”，说：“今天杜老师不

拉，我唱不成！”

有一次在许昌演出，头两场是杜

书安上场拉弦伴奏。可到了第二天，杜

书安突然得了重感冒，实在不能上场

伴奏了，就临时换了个乐师上场。谁知

一场戏没演完，台下观众拍起了倒彩，

弄得全剧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演员不知哪里有错，团长急得满台

乱转，这时台下观众发腔了：“换大弦

吧，昨天那个老师拉得美！”没办法，杜

书安只好带病上场。一场戏下来，在观

众的掌声中杜书安瘫坐在平台上。可

见观众对他的演奏是多么的热爱。

汝州曲剧团离不开杜书安，杜书安

也离不开汝州曲剧团，观众的喜爱换来

的是杜书安更多的付出。

大儿子出生时，杜书安在漯河回不

来。

二儿子出生时，杜书安还是未能回

到妻子身边。

“还有一件事，也怨我。”杜书安向

记者讲述了一件令人唏嘘的往事。55年

前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杜书安和同是

演员的妻子杨玲玉随剧团在山区大峪

冷水河大队狮子岭演出。杨玲玉当时怀

有七八个月的身孕，不小心跌倒造成早

产。“因为住的是大队的草屋，怕失火，

不敢拢火，我又只顾着演出的事，顾不

上照料他们母子，结果一对双胞胎女婴

掉地儿一天就糟蹋了。”提起这件伤心

事，杜书安双手捂脸，愧疚不已。

用常香玉大师“戏比天大”这句名

言来诠释这位曲胡琴师的人生，就见

怪不怪了。正是有了这份执着，一个农

民的儿子由于观众的爱戴最终成为一

代曲胡演奏大师。2017年 4月 13 日，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器乐合奏

大起板”应邀参加第 35届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非遗专场演出。杜书安作为

主弦，在台上手指翻飞，那余音绕梁的

琴声，如高天行云，如飞瀑惊雷，如淙

淙流溪，如秋湖夜月，听者如痴如醉，

拉者宛若神仙，一曲下来，连牡丹花都

醉了。杜书安，这位年近八旬的曲胡琴

师再一次在洛阳出了名。

说到杜书安的敬业，汝州曲剧团名

老演员，号称“中原第一鼠”的崔占一

语中的：“他从乐队队长、团支部书记、

党支部书记、工会委员，到业务团长，

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干出来的，靠的

就是老黄牛精神！汝州曲剧团先后五

任团长，每一任团长都非让杜先生干

业务团长不可。从这一点上你就知道

杜先生的为人了。”

二、德艺双馨多敬业，任劳任怨老黄牛

三、言传身教育桃李，德高望重常青树

曲胡琴师杜书安
●陈 凝 屈江北

杜书安在辅导儿童戏迷。

曲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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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书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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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是河南曲剧发源地，这片文化厚土培养

了许多曲剧艺术人才，杜书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杜书安于 1940年 11月出生于汝州市 （原

临汝县）小屯镇李湾村的一个贫苦家庭。俗话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从小就替父母分担家务，

拾柴、放羊、割草样样能干。村上的张老玉、马福平

能拉曲胡，茶余饭后、干活间隙，他们总是操起自

制的曲胡拉上一把，以此消除疲惫。也许是独有的

音乐天分，也许是成就梦想的机缘，每次听见他们

的拉奏，小书安总是觉得格外欢喜。10岁那年，在

山坡上放羊的小书安突然被一阵悠扬悦耳的胡琴

声吸引，循声寻去，原来是邻村一个叫宋文章的人

坐在树下拉曲胡。那悠扬的曲调，优美的旋律一下

子让他入迷了。一直听到宋先生背着曲胡走了，小

书安才慌忙四处寻找跑散的羊群，乐颠颠地回了

家。一曲琴音听罢，一发而不可收拾。小书安硬缠

着父亲要学拉弦子。家里穷，买不起弦子，父亲就

央人给小书安做了一把曲胡。

“那把弦子的杆是用楝木削的，用红火杵把桐

木掏空做的筒，筒子上面张了一块猪尿泡，拉起来

嗡嗡响，就这我心里也老是高兴，因为我要去拜师

了。”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杜

书安布满皱纹的脸庞上堆满了笑意。

小书安背着这把“纯手工”制作的弦子，找到宋

文章家磕头便拜，非要拜师学弦不可。宋先生见他

聪明伶俐便欣然收下这一脸真诚、稚气未褪的穷徒

弟。从此，小书安便迷上了这“长不足三尺，弦不过

两根”，却能拉出万千变化的民族乐器———曲胡。

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少年杜书安的真实写照。

冬天，西北风刮得人穿着大皮袄都嫌冷，他却把羊

往背风的河沟里一撒，专坐在迎风口上拉弦子。手

冻得像发面馍似的，崩着口子，流着血水，照拉不

误。夏天，把羊往山坡上一轰，顶着毒日头便拉开

了。浑身被汗水湿透了，手心也直冒汗，捋弦杆捋

不动，抓一把细土搓搓手，继续拉。用他自己的话

说：“那时候孩子家晕胆，天冷天热都不怕，就怕弦

折了没钱买，买一副丝弦好几毛线，家里穷买不起

呀！”

经过几个冬夏的刻苦努力，他的弦子还真拉

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了。像任何一门技艺一样，

童子功决定了以后的成败。12岁那年，疼爱他的

母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让这个苦难的家庭雪上

加霜。小小年纪的杜书安暗下决心：拉弦子挣钱，

养家糊口。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磨炼，少年

小书安拉弦子已经颇有名气，方圆左近的鲁新庄、

谭庄、玉王庄等村上的业余剧团纷纷邀请他加入，

他随着这些剧团辗转新野、邓州、镇平等地演出。

“那时候出去演出都不给钱，所到之处就管管饭，

顶多给点红薯片儿，有一回我拿分到的红薯片儿

换了一身绒衣，全家人都是高兴的，连隔墙邻居都

是眼气。”十几岁时的“荣耀”，至今仍让杜书安津

津乐道。

1954年全县召开知识分子大会，议程中有一

项是为参加会议的人员演节目，六区（小屯）推荐

曲剧名角白菜心（路青山）和杜书安到会演出。在

这次演出中，杜书安出彩的表现让当时在文化科

（后改为文化馆）工作的张久益记住了他。1957年，

临汝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国营专业曲剧团。尽管

当时有几位名声在外的曲胡琴师已被选召入团，

可首任曲剧团团长听张久益说汝河南有个年轻娃

子弦子拉得老美，便想把他召到剧团。就这样，17

岁的杜书安便成了临汝县曲剧团乐队最年轻的乐

手。

“那是 1957年 2月 1日，农历的大年初一，这

个日子可好记！”对于自己一生曲剧伴奏生涯的开

端，杜书安念念不忘这个日子。

当时曲胡名琴师朱二才是乐队主弦。杜书安

这一回算拜到了名师，开始他艺术生涯中的第二

次飞跃。

1959年，洛阳地区举办文艺调演。由于杜书安勤

奋好学，进步很快，而且还能识简谱，朱二才主动让贤，

让得意门生杜书安担纲主弦，参加地区调演。在洛阳

青年宫剧场，一出戏拉下来，剧场观众为乐队拍了五

次好。观众的捧场，评委的高票，让初次担纲的杜书安

捧回了“优秀伴奏奖”的证书，在强手如林的洛阳曲剧

界崭露头角，一举成名。

小刀初试，便获大奖，但他并没有沉醉。从此，

他更加发奋努力，博采众长。凡是遇到同行，他都

虚心求教。对同行的尊重，对老师的敬重，加之谦

虚好学的品德使杜书安受益终生。从洛阳获奖回

来后，杜书安就从师傅朱二才那里接过了头把弦

交椅。长年的伴奏实践，使他积淀了丰富的伴奏经

验，真应了那句俗语：“经验大似学问”，年轻的杜

书安演奏技巧日臻完美。1963年 5月，洛阳地区又

举办戏曲调演，他又夺得“青年乐师奖”，轰动洛阳

曲剧界。

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

倦。杜书安就是这样的人。

杜书安之所以被称为曲胡大师，

除了他德艺俱佳之外，还在于他的艺

术成就和高深造诣。托腔造势，行弦伴

奏，除了得心应手之外，“狠戏”恐怕

就是他主要的伴奏风格了。一样的曲

谱，一样的旋律，一样的节奏，经他手

拉出来却特别有气氛，演员说他的伴

奏是托着腔、顺着调，唱着得劲。

杜书安早已成名，但从不摆大师架

子，在乡下演出时，面对热心的戏迷，他

几乎是有求必应。一天几场戏下来，早

已累得他腰酸背痛，可有的观众却不过

瘾。他们直嚷嚷：大过门，让乡亲们过过

瘾吧！杜书安二话不说，拿起弦子就拉

起来。

杜书安的另一大功绩，是他培养了

一大批曲胡高手，究竟教过多少学生，

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如今已是 78岁

高龄的他，每天仍然在市群艺馆曲剧传

承所为戏迷辅导、伴奏。这些对他尊敬

有加的人中，有年逾七旬的退休干部，

有慕名而至的乡村戏迷，还有够不着定

弦柱的少年儿童。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杜书安的

徒弟中，有好几位已经成为曲剧界的专

家。如河南省曲剧团音乐设计粱献军、

河南省歌舞剧院副院长杜宏亚、汝州市

音协原主席刘歌潮、市博物馆馆长杜宏

伟、平顶山外国语学校音乐老师杜保群

等，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